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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噢，看哪。X俱樂部來柏林這裏開分店了。」薇拉滿臉興奮的大聲對著她的兩個朋友叫道。



「我之前就曾經讀到過這個消息，不過已經差不多忘記了。」安德麗雅回答道。



「這感情好……不過問題是我們敢參加嗎？」簡娜的神情驚疑不定，吶吶地說。



「嗯，是呀，這地方對於女孩們來說實在是很危險！」安德麗雅回想著她之前讀到那些的關於X俱樂部的傳聞，補充道。



「嗨，別那麼萎萎縮縮的，我們只去那裏一次好了。」天性喜好冒險的薇拉大聲叫著，「如果被選中的幾率太高的話，早就沒有人會去嚐試了，不是嗎？我聽說裏面確實很好玩，而且只有最多二十分之一的女孩會被……妳知道的……」做到這裏，這個金髮尤物雖然稍稍有點矜持，但是還是堅持著說完了句子。



三個美人又面面相覷了一會，然後又同時低頭看了看手中華麗的廣告，接下來又相互對望了一會，幾張可愛的面孔上都浮現出興奮的光彩。



「讓我們去吧！」就像老朋友們間經常會發生的那樣，她們不約而同的同時開口說道。



在那扇黑色的回轉門後面，是一個超大的接待廳，一個非常性感的裸女站在桌子後面，朝她們問候道：「嗨，妳們好。我叫尤麗。請將這些關於妳們基本情況的表格填寫好，謝謝。」接著尤麗又告訴她們，如果一會她們光著身子進俱樂部的話，裏面的所有服務都是免費的——不過按照核准俱樂部執照的那部法律，她們這樣做同時也意味著她們接受了默認條款。



「什麼條款？」簡娜問道。



「允許經理按照他的意願選擇並使用她們。」



「怎麼使用？還有被經理選中的幾率高嗎？」薇拉問道。



「任何事情——性交、折磨甚至作為肉，不過現在裏面已經有三四十個女孩了，所以妳們幾個被選中的可能不大。」那個接待小姐安慰著她們。



「妳也是光著身子的，那麼就是說妳也有機會被選中嘍？」安德麗雅問道。



「哦，事實上我是雇員，而且我已經在功能表上了——在下個表演時我就將被穿刺燒烤。」對著驚訝的張大了嘴巴的女孩們，她鎮定的解釋了她自己的情況。



稍微消化了一下這些讓人震驚的消息後，她們三個又相互對視了起來。



「呵，該死的。就讓我們冒一次險吧！」薇拉說著開始脫起了衣服，「無人永生！（本來我想翻譯成「18年後又是一條好女」的，後來還是覺得太囧了……）」簡娜和安德麗雅默默無語的跟著她照做了。



「妳們可以穿著高跟鞋。」尤麗告訴她們，「妳可以要求任何男人和你做愛，而他們必須照著做；而每個小時妳們也只能拒絕一個要求和妳做愛的男人，除非一個小時內妳已經和其他男人做過了。」



「喔喔……這聽起來真的非常有意思呢！」安德麗雅高興的跳了起來，胸前的一對豪乳上下顫動不停。



當三個美女開始脫衣服的時候，尤麗則在電腦上輸入她們的資訊。



當她們脫完的時候，三杯杯子上面標著她們名字的液體從牆上的凹槽中彈了出來。



尤麗把寫著她們各自名字的那一杯遞到了她們面前，「女孩們，喝吧，裏面的耐米晶片能讓俱樂部可以追蹤妳們的活動，不過也只有俱樂部有權這麼做——它們會在24小時後自動從妳們的身體裏代謝掉。」



薇拉微微嚐了一口，立刻大聲歡呼了出來，「哇，太好喝了，真是美味！」



「要讓我說的話，妳也是一樣可口呢！」尤麗眨了眨眼睛說。



「我就不說『謝謝妳的誇獎了』，因為妳自己看上去也非常可口——我們有機會嚐嚐妳的肉嗎？」



「也許吧，我在5分鐘之內就要接受穿刺了。」尤麗看了看牆上的鐘，回答道。



這時另一個超級漂亮的女孩走進了房間。「抱歉我來晚了——傑克想要一次快速性愛，……妳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人。現在該妳上了……快點，妳不會想在這個場合遲到的。哦，對了，能認識妳並一起工作一直是我的榮幸！」她說著吻了吻尤麗的臉頰，順手捏了一把她的C罩杯的乳房。



「謝謝你，雷娜塔。」尤麗說道，「我也希望妳會享受明天的處理。」在愛撫了幾下雷娜塔的陰蒂作為回應之後，她揮揮手朝大家道別，然後急匆匆的離開了。



「祝妳好運！」薇拉在她身後追著喊道。



女孩們在喝完那杯可口的認證雞尾酒之後已經有點微醺了，她們跟著新來的那個接待小姐後面離開了前廳，來到了俱樂部入口處，在那裏一大群男男女女正在嘈雜著排隊入場。之後她們走進一個滿是正在喝酒、跳舞或者做愛的裸體男女的巨大房間時，她們已經找不到尤麗在哪裡了。



一具烤得金黃香嫩的金髮女體剛從烤肉區裏被抬出，送到了自助餐擺放區。那邊的切肉桌上面的那具烤肉，已經只剩一堆骨頭和一個棕黃色頭髮的腦袋了——這些殘骸也正在被清理走，好給這具金髮女體騰出地方。



「我們還是待在一起吧。」當她們在自助餐桌上取了一些食物之後，簡娜建議道。然後她們一起欣賞了尤麗的穿刺，和之後她在火焰上抽搐扭動的情形。



這時3個英俊的男人過來邀請她們，他們在毯子上面好好的胡天胡地了一番。當簡娜和安德麗雅身上的兩個男人完事之後，他們還相互交換了伴侶又來了一次。薇拉的男人則非常持久，一連把薇拉送上了兩次高潮，然後才在她體內噴發出了大股的精液。



當他從她身上下來走開之後，薇拉看到一個幾乎和赫拉克勒斯一般強壯的男人走了過來，低頭注視著她——他十英寸長的陰莖像旗杆一樣挺起著。



「嗨，我叫海爾馬特，妳有空嗎？」他彬彬有禮的問道。



「當然！」薇拉用自己的纖手撫摸著那根巨大的男根，目光熱切的回答——她發現她一手竟然握不過來。



「我叫薇拉。」當他跪下來吻她的時候，她喘息著說道。



海爾馬特是一個吻技高手，薇拉貪婪的品嚐著他那條仿佛在她口中跳著探戈的舌頭，不由自主的也把自己的舌頭送了出去。她依然緊緊握著他的陰莖，當這個熱吻一結束，就把它送到了自己嘴邊。他仿佛知道她接下來的動作似的，熟練的轉動了一下身體，開始用他靈巧的舌頭挑逗起她的蜜縫起來，然後用舌頭分開她的陰唇，舔舐起了她的陰蒂。這種刺激實在是太強烈了，薇拉不由自主的張開嘴巴小

聲嬌喘了起來。



這時她下定了決心，想要這根巨物插入她下面的那張嘴裏。



「操我！」她叫道，「現在就上！」他幾乎立刻就滿足了她的要求，速度之快讓薇拉不由暗暗驚歎起他身體的靈活性來了。



粗大的十英寸長的雞雞猛的一插到底，幾乎讓薇拉立刻高潮了——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承受如此劇烈的刺激，還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



「哦，我想等會我們需要好好認識一下，海爾馬特！」當他繼續著活塞運動時，她喘息著說。



「呵呵，當然可以。」他同樣氣喘吁吁的回答。



快樂的時間似乎總是太短，他們兩個不久之後就一起達到了高潮。當她回復神志的時候，毯子上只有她一個人了。



「咦？人呢？」她驚奇道，有點懷疑這一切是不是只是她的幻想。



「薇拉，妳剛才幹了什麼？我還從來見過哪個男人會這麼急匆匆的跑掉呢！」躺在旁邊一塊毯子上安德麗雅問道。



「沒有什麼呀？我只是和他一起高潮了，然後他就跑掉了。我還沒有問……」她也百思不得其解，不過還是就此打住了。



這時三個美女的注意突然被舞臺上的事情吸引了過去——司儀正在上面說著什麼。



「下面就是我們的「抽選時間」了！」



從她們仰躺著的這個角度，她們看到聚光燈跟著一個做著無規則運動的巨大紅色圓環在擁擠的房間上空到處晃動著。突然，它直接移向了她們，更加突然的是，它在她們三個上空停住了，放下了一張網罩住了她們。



「到底是怎麼回事情？這是什麼東西？！」簡娜驚恐的叫道，不斷掙扎著。



「我也不知道。」這是薇拉。



「現在我們選出今晚的贏家了！！」這是司儀的得意洋洋的聲音。



「贏……贏家？」安德麗雅倒抽了一口冷氣。



和掉下來時一樣突然，那張網又升了上去。不過在女孩們可以移動之前，幾個穿著白衣的男人就過來抓住了她們，把她們帶到了舞臺上面。她們的手腕都被一頭掛在上方纜繩上的手銬銬住，然後她們就這樣被拴著手吊了起來。簡娜在中間，安德麗雅在她右邊，薇拉則在她左邊，不過她們並不是都排在一條直線上，所以她們三個可以輕鬆的看到另外兩個。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薇拉叫道，剛從突然被抓起來的震驚中稍稍恢復了一些。



「當然是因為妳們被選中了啊。」司儀說道，「無預告的隨機抽選，就是我們今晚的剝皮之夜的魅力所在了。」



「剝皮之夜？！」安德麗雅震驚的問道，不過司儀沒有回答她，而是轉身面向了觀眾。



「淫男浪女們，我身後的就是我們今晚被選中的女孩們。可愛的簡娜，性感的安德麗雅和迷人的薇拉，那麼她們的皮會不會同樣華麗呢？」



三個女孩大喊大叫了起來，不過大家只是大聲的鼓掌歡呼，似乎完全沒有聽到她們或者是有意忽略了。當觀眾們稍稍平息了下來之後，司儀才繼續說道。



「下面讓我介紹我們今晚的剝皮師。首先，處理動人的簡娜的是，來自米蘭的琉基 帕特尼。」



一個短小精悍、留著短短的鬍鬚和絡腮胡的男人穿著全套白色廚師服，踏著輕快的腳步走上了舞臺，然後向台下鼓掌的觀眾鞠了一躬致意。



「將處理豐滿的安德麗雅的是來自巴黎的蓋伊大師。」司儀接著宣佈到，同時一個充滿貴族氣質的法國男人走上了舞臺。



「最後，但是絕對不是最差的，馬上要來處理我們活潑的薇拉的是，我們俱樂部自己的剝皮師——海爾馬特！」



當薇拉最近的那個性伴侶跳上舞臺時，台下爆發出一陣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他依然赤裸著，只是在英俊的頭上戴上了廚師帽，他的腰上繫著插了一套刀具的腰帶——其中一把鋒利的刀刃正危險的在他的小弟弟附近晃悠著。



沒有和前兩個外來的廚師一起站在聚光燈下面，海爾馬特徑直走向了薇拉，掐了她的乳頭一把，並愛撫了她正在滴出剛才他們兩個交歡時留下的愛液的陰部，俯首靠在她耳邊低語道。



「我告訴過妳，我們馬上會有機會好好相互認識一下的。」他淘氣的呲牙笑著說道。



「但，但是，我的意思是……我想要……你是……」薇拉結結巴巴的想說著什麼。



「是的，我知道，親愛的薇拉。妳是我經歷過的女人中間非常棒的一個——也許是最棒的，我很享受和妳在一起的時間。不過妳們三個實在是太適合這個遊戲了，而且妳們之前就已經被選中了。」



「什麼時候……？這個遊戲？什，什麼……？」



「妳很快就會知道了。」在她能完整的說出問題之前，他就帶著神秘的笑話回答了。



當節目繼續的時候，他也繼續愛撫著她誘人的曲線，甚至當工作人員沖洗女孩們的身體內部時也沒有停下來。司儀則在一邊告訴熱心的觀眾那個義大利專家將會怎麼處理簡娜。



「琉基廚師會快速的剝下前後兩塊皮——這是他的招牌動作，然後則準備他同樣有名的『Stufato Della Regazza!』』」



琉基走上一步，來到簡娜面前，溫柔的吻著她驚恐的臉上那雙肉感的嘴唇，然後抽出了他的解剖刀，在她的脖子上切開了一條縫——快到讓她只來得及驚呼了一聲。



當他順著這條滲出血液的細縫劃過她的肩膀，切開到她右手時，她又一次驚叫了起來。



當他圍繞著她手腕上劃出一圈紅線來的時候，她開始扭動著身體，想躲避他的刀刃，不過這一切似乎沒有給他造成任何麻煩，他照樣淺淺的在她右邊身體上做了同樣的切割。



只有當這個可愛的金髮女孩開始踢著腿阻止他時，人們才驚訝的發現這個小個子義大利男人是如此的強壯——



助手們上面想幫忙，但是他揮揮手拒絕了。



他抓著她的一隻腳踝，堅如磐石的按住了她，當他結束一條腿上的工作之後，他又劃過她的陰部，同時抓起了她另外一隻腳踝，然後完成了另一邊的工作。



當他又一次來到她的脖子附近時，簡娜沮喪的抽泣了起來，已經屈從了她的命運。



不過當琉基用鐳射剝皮器快速的把她背後的整塊皮膚剝起時，簡娜還是又尖叫了一聲。



在剝皮的同時，鐳射就燒結了血管，所以只有幾滴血液滲了出來。



她被注射了強心劑好讓她在極度的痛苦中保持清醒，這讓觀眾們更加高興了。



每當剝開足夠多的皮後，助手就過來一點點揭起了皮膚，等整張皮被完全剝離之後，他們立刻把它拿起，張開著掛在她身後。



這時簡娜只能無力的嘶啞著喉嚨喘息了，但當琉基把包括乳頭在內的她的整張胸皮一把撕下時，她又徒勞的尖叫了起來，只是從她喉嚨裏面發出來的，更多的是痛苦的呻吟和粗重的喘息聲。



很快，她優美的模特身材的身體上只有手腳和頭部的皮膚還留著了，其他部位的表面都是閃著亮紅色的光彩的肌肉纖維。



當琉基完成他的工作後，助手們推出來的烹飪器具看上去與其說是巫婆的煮鍋，更像是被拉長的老式浴缸，裏面的電熱絲剛把裏面的水加熱到微開的程度。



被用塑膠束帶捆住了腳踝，簡娜被放到熱水裏面。



當她的腰部被解銬，雙手則被捆到身後時，她繼續著無力的掙扎。



當她呻吟著在水中來回搖晃著她暗金色的捲髮的同時，助手們則朝鍋子裏面加著番茄和香料。



突然，簡娜的所有動作都停止了，而這時空氣中已經彌漫起米蘭煮的香氣，勾起了許多人的胃口。



當簡娜被放入鍋子的時候，蓋伊已經開始向觀眾介紹起他表演內容。



「你們中間有人見過埃斯科的那幅描繪了一個皮膚如同絲帶般一層層被剝下的女人的畫作嗎？那是mes amis，就是我把那具豐滿的肉體剝成這樣的——剝下的實物現在正在門外的剝皮廳（譯者：非常囧，但是意譯、直譯都只能用這個詞了……）裏展示著。各位感興趣的話，一會可以去參觀一下——很快這位小姐也將加入到展品中間。」



像要證實他所說的一樣，他首先在安德麗雅的手腕、腳踝和脖子上做了淺淺的切開，然後螺旋狀的剝起了她秀腿上面的皮，助手們則在一邊小心的分開他已經削開的皮，免得干擾他繼續削除。



安德麗雅驚恐的叫喊著，擺動著腦袋把她亮麗的黑髮甩得到處都是，她可愛的棕色眼眸中則不斷飛濺出淚水。



漂亮的薇拉驚恐的看著她可愛的朋友們被一個個摧殘著，而海爾馬特則仍在她身邊，不停的挑逗著她的性趣。



來這個俱樂部多半是她的主意，這讓她感到有點罪惡感——雖然她更多的是在偷偷的嫉妒著她們的快美。



當簡娜漂亮的皮被掛起來時，她高潮了；而在安德麗雅被螺旋狀的一層層剝皮時，她想像著自己也被同樣毀滅著，又到達了絕頂一次。



「我們廚房裏正缺幾個削菜工呢，有興趣嗎？蓋伊。」司儀對著幾乎處理完安德麗雅的法國人開起了玩笑。



「做夢去吧！」他一邊說，一邊用他的大號鐳射解剖刀從膝蓋處卸下了安德麗雅的雙腿，。



當安德麗雅的紅色的無皮肉體被抬起，放入一口立式透明鍋時，從技術上說，她全身的皮還在她的脖子後方處粘連在身體上。鍋子裏面的湯正開始冒出氣泡，只有她的頭部才露出了水面。



「我想我剛才的服務已經給妳帶來了很多的愉悅，所以現在請回報我一些吧，我的女士」蓋伊說著，把他勃起的堅挺送到安德麗雅嘴邊。



她下意識的張開了嘴巴接受了它，並一生懸命（譯者：又是很囧的直譯……法國佬果然是歐洲的淫人啊）的舔舐著它——也許是因為試圖全力做好一生最後的侍奉的虛榮感。很快他的身體開始急速律動，往她的喉嚨裏灌入了大量他的「獨家調料」。



「 現在，親愛的，既然妳可愛的小腦袋必須連在妳完美的皮上才行……」他用一把手術刀割開了她的喉嚨，讓她飛濺的血液加入到了湯中——如同食譜上要求的一樣。



當噴湧的血流一停下，他立刻熟練的切下了她的腦袋，然後走到他的助手們那邊，吩咐了幾句，讓他們暫時把那條皮和腦袋放在了人形架上，好讓觀眾可以預先看到最後她將會擺放出來的大致效果。



當幹完這些時候，助手們上前朝煮著這句美麗的身體的鍋子裏繼續加入其他佐料，好把她做成正宗的法式女孩燉菜。



一聲喇叭聲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本地的名廚，海爾馬特身上了。



在公開表演中，海爾馬特一貫是裸體工作的——現在也不例外。



炫耀似的揮動了一下解剖刀，他就在薇拉脖子上留下了一條平滑的細細的紅線，然後他把薇拉的身體轉了過來，讓她的背部面對觀眾。



之後又是輕快的一刀，在她的背部，沿著脊椎從脖子到臀部上方，留下了另一條紅線。當海爾馬特就此放下解剖刀，拿起剝皮器的時候，觀眾們不約而同的驚歎了出來。



「他要一口氣完成完整的全身整體剝皮！」司儀滿懷著崇敬的宣佈道。



他的手又回到了她的脖子處，小心翼翼的從切口剝開了她的頸皮，然後沿著脊椎處的切口朝兩邊小心翼翼的撕開。



在剝皮的過程中，並沒有慘叫聲傳出來，只有低聲的呻吟能證明薇拉在痛苦中得到了多少愉悅。



一個助手過來，解開了她的右手，把她的胳膊挪到身側，好讓海爾馬特可以從肩膀那裏開始剝掉她的胸皮。



當薇拉更多的是因為高潮而不是痛苦而叫喊出來時，海爾馬特笑了一下暫時停下了手；當她身體的律動平靜了下來之後，才又繼續下去。



圍在她纖腰上的一條皮帶現在代替了她手腕上的手銬，在海爾馬特熟練的剝去連著她雙手的整張上身皮的時，保持著她身體懸空。



手掌上的肉和骨頭則暫時被保留著，等一會制革流程時再去除。



當她的雙臂都被剝去皮之後，她又被改回用手銬懸吊了起來。當腰帶被去掉的時候，另一個高潮讓她的身體癱軟了下來。



海爾馬特繼續剝著她的豐臀、纖腰和美腿上的嫩皮，她的腳皮和已經被掛著展覽的手皮一樣，是連著腳掌一起被卸了下來的。



最後，海爾馬特表演了他招牌的結束動作——



用他十寸長的巨大男根，插入了已經沒有皮膚也沒有陰唇的小穴裏，把薇拉送上了又一個高潮，然後走向觀眾鞠躬致意，展示著他被沾染成紅色的前身和滴著混合著愛液、體液和精液的雞雞。



薇拉現在已經完全進入了迷離狀態，她剛才和海爾馬特一起爬上了高潮，不過和海爾馬特不同的是，她的高潮似乎無法消退。



痛快、快美混雜的感覺是如此強烈，讓人覺得值得用生命去交換。



在一陣說不清是痛苦還是高潮的呢喃中，她的身體被放入了一鍋已經煮開的湯水中。



「我要成為一鍋美味的德式女孩濃湯了，真是太棒了！」她這麼想著，意識慢慢的沈入了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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